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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父亲给游击队送给养

“日本鬼子来的那年我5岁，
要去打河东。一听到这个消息，
俺爹俺娘就领着家里这些孩子
沿着小路往外跑。”虽然已经过
去80多年，刘翠珍对那段历史的
记忆依然刻骨铭心。“腊月廿九
那天躲出去的，天太冷了。”1938
年1月30日，日本侵略者在罗村
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河东惨案。

在山里面躲了几天，日本兵
撤走后，5岁的刘翠珍才又跟着
父母往回走。走到蓼坞附近，由
于山路颠簸，坐在牲口上的她一
不小心摔进了山沟里，村民们找
到她时已经没了气息。“心口窝
还热乎，我把她扛回去，说不定
还有救。”没想到，一名好心村民
的善举救了刘翠珍一条命。

日军占领淄川后，疯狂掠夺
煤炭资源，开设了许多煤井，刘
翠珍的父亲刘清修成为北大井
煤矿一名劳工。最初他在矿上
捡煤渣，后来由于表现积极当上
了里工把头。“明着是给日本人
干活，实际上是给咱八路军游击
队工作，经常有人半夜到俺家里
去。”刘翠珍说。

然而，当时年幼的刘翠珍并
不知道那些白布包头、时常半夜
到访她家的人的真实身份。“比
我年纪大的你就喊‘大爷’，比我
年纪小的你就喊‘叔叔’，都是咱
们自己人。”当她向父亲询问这
些“行踪诡秘”来客的身份时，刘
清修只是这样回答自己的女儿。

当时，日军在淄川矿区推行
军事法西斯统治，中国矿工遭到
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时常遭到
日本人的毒打。每当这时，刘清
修就会从中干预，让咱们的人少
受些皮肉之苦。同时，在给矿工
统计工作量时，他都会多记录上
许多。

在煤矿上跟日本人混熟后，

刘清修又开始从事一项更为危
险的行动——— 偷子弹。利用自
己的身份以及对矿上情况比较
熟悉，刘清修瞅准时机就从矿上
偷出子弹，三更半夜之时，再由
游击队到家中把子弹运走。

刘翠珍说，除了父亲外，家
里好些人都参与到抗战活动中。

“比如我四叔，专门给部队筹集
粮食。后来被人告发，日本人给
他灌上肥皂水，再用木棍使劲压
他的肚子，肥皂水又从口鼻里被
压出来，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命
虽然保住了，却落下了病，年龄
不大就病死了。”

除了帮助八路军搞子弹外，
刘清修还会时常去给山里的游
击队运送给养。刘翠珍回忆说，
1943年前后，为了躲避敌人的
层层封锁，父亲经常要推着400
多斤重的木轮炭车进山。炭筐
上面全是煤炭，下面则藏着
煎饼。

“我们家里姊妹三个摊好煎
饼后，父亲就把家里的凉席切成
三截，用布把煎饼包起来，放到
炭筐最底部。然后铺上席子，上
面再放上炭。”刘翠珍说，山路崎
岖颠簸，父亲推着这么重的车子
进山很难，她就去帮着拉车，一
次只能给山里的游击队送40多
斤煎饼。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当时
年仅10岁的小姑娘，一次又一次
为山里的八路军送去了军粮，她
的足迹遍布边河、黑旺、青州庙
子等地。

加入识字班积极支援革命

随着年龄增大，刘翠珍成了
“识字班”中的一员，而且是里面
的积极分子。做军鞋、缝军衣、
摊煎饼、筹军粮、绣立功带……
多少个夜晚，刘翠珍和“识字班”
里的姐妹们在昏暗的油灯下挑

灯夜战。在那段峥嵘岁月里，老
人早已记不清自己筹集过多少
军粮，摊过多少斤煎饼，做过多
少双军鞋。

然而，刘翠珍的行为引起了
敌人的注意，敌人多次到村里围
捕她，幸运的是，每次她都成功
逃走。有一次，敌人把整个道口
村都围了起来，四处抓人。机灵
的刘翠珍从邻居家的“阳沟”（农
村的水沟）爬出去，又翻过布满
荆棘的院墙，这才逃到附近的一
个山洞躲过一劫。

敌人一直没有抓到她，就到
她的家中进行威胁。“让你闺女
赶紧回来，要是让我们抓住了，
铡手、割耳朵、砍脚，还得让你们
两个去现场看着自己闺女受
刑。”敌人恶狠狠地对刘翠珍的
父母吼道。

刘翠珍是幸运的，另外一些
革命同志却遭了敌人的毒手。
这其中就包括烈士刘志霞。“当
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演戏、
唱革命歌曲。”在她的印象中，刘
志霞是个长得“十分精神”的女
人，而且说话干脆，做事非常
利索。

“她被反动派杀害后，可把
我们疼煞了。”说到这里，刘翠珍
老人难掩悲痛之情，声音哽咽起
来，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上滑
落下来。

然而，敌人的残酷镇压并没
有吓倒刘翠珍，反而更加坚定了
她积极支援革命的决心。在当
时，传递情报是一项非常重要且
危险的任务，刘翠珍义无反顾地
帮助革命队伍传递情报。“那时
候，白区长（指时任淄川县蟠龙
区区长白光标）就潜藏在太平
庄，俺姥娘家就是那个庄，所以
俺往那里送情报也不会引起敌
人注意。”

有一次，安插在敌人内部的
情报人员传来消息，反动派准备

对太平庄进行搜捕，围剿我党组
织。得到消息后，刘翠珍立即飞
奔着把情报送了过去。此时白
光标正在院子里擦枪，听闻敌人
要来抓捕，他立即通知村里其他
同志进行转移。当时一名女同
志的假发簪（那时剪短头发的妇
女会被视为革命分子抓起来，因
此要戴一个假发簪）掉了都没注
意到，还是刘翠珍看到后捡起
来，连夜又找机会送回去。

游击队因为地处偏僻之地，
缺医少药，除了传递情报，刘翠
珍还会时常跟父亲一起去给游
击队送药物。她回忆说，洪山蒲
家庄有一祖传行医之人，经常向
老百姓赊药，不用花钱。每当此
时，她就会和父亲一起去取药，
然后卷到煎饼里，再小心翼翼地
送到山周、千峪等地的游击队
手中。

迎来革命队伍解放淄川城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耳
濡目染之下，刘翠珍也有了参加
革命军队的想法。“白叔叔，你带
我走吧，我也要去参军。”有一
次，刘翠珍见到白光标央求道。
白光标则摸摸她的头，怜爱地
说：“孩子，你还太小啦！”

“那毛主席的队伍啥时候来
啊？咱老百姓这日子实在过不
下去，真是太苦啦。”刘翠珍又接
着问。

“快啦！就快啦！”白光标满
怀希望地说。

盼望着，盼望着！在刘翠珍
的殷切盼望中，咱老百姓自己的
革命队伍竟然真的来到了她家。

1948年3月的一天晚上，一
阵敲门声突然在院外响起。“老
乡，我们是八路军，想在你们家
借住一晚上。”听到叫门声，刘清
修赶忙前去开门。打开门一看，
竟然真的是八路军。经过询问

才知道，这是准备去解放洪山、
攻打淄川城的部队。

“我们姊妹几个和俺娘赶紧
去包了水饺，让战士们吃了顿饱
饭。当晚他们就在院里的南棚里
住了一宿。天还不亮，集合号响
了起来，这些战士就全都走了。”
刘翠珍说，解放洪山时，父亲刘清
修也加入到支前的队伍中，到前
线抬担架救伤员。

洪山战斗非常顺利，仅用很
短的时间就把守敌击溃，随后部
队完成了对淄川城的包围。然
而，淄川城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
历史的古城，其城垣高而坚固，
根基用大石块砌成，城墙为土、
石、砖结构，四门高大，易守难
攻，有“钢打的潍县，铁打的淄
川”之称。

不过，这并没有难倒部队首
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经护城
河下挖地道至城墙脚下，然后填
上炸药爆破。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部队指挥部决定将炸药多放
一倍。“后来俺爹跟我说，当时那
些炸药是从临淄那边运来的，装
在一口很大的棺材里，当时他也
被叫去运炸药。”

炸药最终被成功运到了城
墙下。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淄
川城东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开了
一个大缺口，攻城部队如潮水般
涌入城内，淄川最终获得了
解放。

再次回忆起那段艰苦的战
争年代，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的
刘翠珍老人唏嘘不已。虽然老
人已是耄耋之年，可是思路依
然清晰，这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似乎早已镌刻到她的骨子里，
那种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溢
于言表。“我做梦都没想到能过
上今天这样好的生活，我很知
足，这都要感谢党和国家。今
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们一
定要好好珍惜。”

说到动情之处
时，刘翠珍老人情不
自已潸然泪下。

86岁老“识字班”的

峥嵘岁月

刘翠珍:

2019年
11月，刘翠珍
老人到毛主
席纪念堂参
观，面对毛主
席照片时立
刻敬礼致敬。

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张慧 刘晓彤
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识字扫盲运动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妇女识字班，参加学习的是清一色的年轻女性，而且主要是未婚

的姑娘。当时，“识字班”成了对年轻妇女的称呼，更成为革命老区女青年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追求上进的代名词。
86岁的刘翠珍老人就是当年从识字班走出来的老“识字班”。1933年，她出生于淄川县道口村（现淄川区罗村镇道口村）一个贫苦家庭。

那段时期，刘翠珍为八路军游击队筹军粮、传信件、送情报、做军鞋，积极支援革命，因而被敌人四处抓捕，甚至险些牺牲。
“现在多么好啊，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可当年那个时候，老百姓的日子真是太苦啦！还有那么多同志牺牲，现在想起来我就心疼得

慌……”回忆起曾经的革命岁月，刘翠珍老人几度哽咽，脸上老泪纵横……


